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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彩鞠艺术代表性传承人，邹

永萍在接触到上述项目后，她选择

自己购置土地，在可可托海“3号院”

盖起一家非遗度假酒店。

邹永萍出生成长于阿勒泰布尔

津县。在《我的阿勒泰》播出后，

她认真地看完了剧集的“每一帧”后，

觉得那些记忆中原本已经快要被忽

略和遗忘的生活细节，又被这部剧

呈现在眼前。剧中巴太的一些动作，

是她成长中熟悉的画面。

看到巴太骑着马跟人打招呼时，

邹永萍的记忆一下子就被唤醒了。

小时候，她生活在布尔津，那些哈

萨克族老乡骑马路过家门口，非常

礼貌，哪怕不认识，也会打个招呼

问候一下。但他们骑着马，姿态又

很骄傲，总是在马背上昂着头。

《我的阿勒泰》里，巴太去别人

家找人，发现门没开，转头从院墙翻

进去。邹永萍表示，这种场景在记忆

里非常真实，儿时身边的男孩子都是

这样，“唰”一下就翻进去了。

电视剧当中，“转场”是推动

情节的关键一环。而在现实中，作

为汉族人，邹永萍并没有直接参与

转场的人生体验。“转场”对她而

言，是另一种记忆。生活在阿勒泰，

以前汉族人家也会有牛羊。不过他

们通常不会自己放牧。在夏天到来

前，他们会把牛羊赶出去，赶到身

边熟悉的哈萨克族老乡那里去，让

老乡帮忙代牧。每到这种时候，“牛

羊大军”浩浩荡荡，像是一场盛大

的聚会，格外壮观。

在自己的少年时代，每年春夏

之交，邹永萍都要和家里的牛羊分

别，看着哈萨克族牧民赶着牛羊，

往北边的阿尔泰山方向走去。“牛

羊大军”走过，只留下飘在半空中

的尘土，迷迷茫茫一片。等到漫长

的冬季到来前，牧民们又转场回来。

邹永萍的父母会放下手里的事情，

去迎接自家牛羊。

“牛接回来以后，父母就开始

分享从牧民那里听来的故事。每一

头牛都有自己的故事。”邹永萍说，

“我们家有一头奶牛，非常傲慢。

哈萨克族牧民给奶牛们挤奶时，其

他牛都很温顺，只有它没啥耐心。

稍微挤一下可以，但是再要挤的话，

它就用蹄子把奶盆直接踢烂掉。”

随着时间推移，那头倔强的奶

牛和邹永萍一起长大了。在记忆中，

奶牛的故事停止在它的 13 岁。那一

年，奶牛已经很老了，不能挤奶，

也不再能下崽。“听长辈说要把奶

牛宰掉。从情感上我肯定舍不得，

但是站在家里大人的角度看，必须

得这么做。”当时邹永萍在外读书，

每逢周末都会回家。宰牛的那个周

末，她没有回家。

那天在看《我的阿勒泰》时，

看到成群的牛羊，邹永萍又想到了

家里的奶牛。她告诉本刊，在当下

她意识到，其实牛羊不仅是哈萨克

游牧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在自己成

长过程中，在那种民族融合、大杂

居小聚居的环境里，牛羊也是自己

生活中的重要组成。

生活在阿勒泰这块土地上，以

前邹永萍总是觉得作为汉族人，和

游牧文化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

电视剧中看到阿勒泰，又是另一番

感悟。“我觉得我们不同民族间彼

此的生活早已息息相关，生活方式、

场景、语言，都写进了我们的生命。”

一部影视作品，让许多阿勒泰人，

重新认识了自己的阿勒泰。

包容每一个不做攻略的人

2023年夏天，南方人金欣（化名）

去到阿勒泰旅游。从阿勒泰回来后，

她发现手机相册里最多的视频，是

自己用来记录水流声所拍摄的，还

有风掠过草原，或穿梭山谷的声音。

或许是长期生活在现代城市中，

这种风和水流的声音意味着纯粹的

自然，令人着迷和珍惜。

许多人都对阿勒泰的风有独特

的记忆点。在阿勒泰，风是阿勒泰

的灵魂要素。研究新疆牧区的生态

人类学学者崔延虎曾经表示，他在

阿勒泰哈萨克牧民的语言中搜集了

100 多个与“风”有关的词语，其中

许多对风的方向、速度、温度、湿

度的表达，无法用汉语准确翻译。

不过在当地人眼中，风意味着

更多。李娟曾感慨阿勒泰风的丰富、

坦荡和自由：“我看到全世界都是

　　许多人

都对阿勒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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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忆点。

在阿勒泰，
风是阿勒泰
的灵魂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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